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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观后

首届中
国戏剧梅花
奖国际化优
秀剧目展演
日前在上海
宛平剧院圆
满收官，黄
梅戏经典剧
目《女驸马》作为压轴剧
目精彩上演。演出落幕
谢幕环节，《女驸马》首
演者、90岁高龄的第一
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麻
彩楼登台，与领衔主演
韩再芬、剧组中青年演
员，以及上海御桥小学
的黄梅戏少年学员共同
亮相，四代“女驸马”同
台致意，定格黄梅戏跨
越近七十年的薪火传承
瞬间。
此次展演紧扣国家

《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
划（2026—2028年）》部
署，既是全国戏曲精品
的集中展示，也让黄梅
戏扎根上海、走向全国
的百年发展脉络，再次
清晰呈现在公众面前。
著名剧作家、中国剧协
顾问罗怀臻长期从事地
方戏曲都市化研究，他
在谈及黄梅戏与上海的
渊源时表示：“上海是黄
梅戏完成从山野小调向
都市剧场艺术转型的关
键‘戏码头’，没有民国
时期在上海的打磨、新
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的成
名，黄梅戏很难跻身全
国重要剧种之列，这是
黄梅戏发展史中不可绕
过的重要阶段。”

严凤英唱响经典
黄梅戏与上海的缘分，始于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彼时，大批皖籍
黄梅调艺人沿长江抵达上海，在茶
楼、游乐场登台谋生，这门源自皖
南山野的乡土小调，在海派戏曲生
态中艰难扎根、谋求转型。

1954年，严凤英、王少舫等黄
梅戏艺术家赴上海参加华东地区
第一届戏曲汇演，《打猪草》《天仙
配》一经上演便引发全城轰动。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天仙
配》拍摄为戏曲电影，影片风靡全
国、对外输出，黄梅戏正式完成从
地方小戏到全国性剧种的跨越，跻
身中国五大剧种。
剧目与影片的成功，得到国家

领导人与文艺界权威的高度认
可。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评价：
“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
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
事。”周恩来多次观看严凤英主演
的黄梅戏，1959年在上海观看《女
驸马》后专门接见演职人员，此后
邀请严凤英、王少舫赴中南海演
出，向全国推介黄梅戏。曾任上海
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也曾撰写
评论，精准评价黄梅戏的乡土质
感：“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仿佛闻到
了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
的芳香。”
上海，成为黄梅戏破圈成名

的核心舞台，为其走向全国奠定
根基。

皖鄂名家深耕沪上
改革开放后，黄梅戏迎来黄金

发展期，一批来自安徽、湖北两地
的黄梅戏名家，陆续赴上海传授献
艺，推动黄梅戏在海派沃土上持续
生长。

马兰在
舞台上成功
塑造了《女
驸马》《红楼
梦》等经典
作品中的形
象，参演《严
凤英》等影

视剧目，借助大众传播扩
大黄梅戏影响力。她任
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设
立马兰戏剧工作室，依托
高校平台开展黄梅戏教
学、艺术研究，推动黄梅
戏与现代舞台艺术深度
融合；黄新德，作为黄梅
戏第二代领军人物，从事
生行艺术六十余载，唱腔
醇厚苍劲、表演功底深
厚，数十年间频繁赴沪登
台，既亮相大型精品展
演，也投身小剧场创新实
验，是上海戏迷熟知的黄
梅戏“常青树”，持续以经
典演绎与艺术实践助力
黄梅戏在上海的传播与
创新；吴琼、吴亚玲、赵媛
媛、蒋建国、熊辰龙、王
琴、杨俊、张辉等皖鄂两
地艺术家频繁登台上海，
以多元演绎拓宽黄梅戏
的艺术边界。
近年来，韩再芬作为

中国剧协副主席、黄梅戏
艺术专委会主任，将上海
作为黄梅戏推广传播的
核心阵地。展演间隙，谈
及黄梅戏在上海的发展，
她表示：“上海是黄梅戏
走向全国的起点，也是我
们的福地。海派文化开
放包容的特质，给了黄梅
戏不断创新的空间。依

托戏曲振兴政策，我们既要守好
《女驸马》《天仙配》这些经典，也
要贴合上海都市观众的审美，让
黄梅戏在大都市持续焕发生机。”

民营社团深耕基层
专业院团之外，蓬勃兴起的民

营黄梅戏剧团成为上海黄梅戏普
及、新生代培养的核心力量。严凤
英再传弟子，中央电视台“盛世黄
梅”大奖赛金奖得主、上海星苑黄
梅戏剧团团长杨舒星，在上海坚守
十年，常年走进社区、军营、中小学
开展黄梅戏普及教学。她说：“能
为黄梅戏传承、为孩子们播撒戏曲
热爱出一份力，感到十分欣慰。严
派艺术是我们的根，上海是我们生
长的土壤。十年里，我们扎根社
区、校园做普及，就是想让更多孩
子认识、爱上黄梅戏。未来，我们
会继续做好基层教学，让更多年
轻面孔走上黄梅戏舞台，让这门
传统艺术在上海扎得更深、传得
更远。”
从老一辈艺术家沪上奠基，到

中年名家守正创新，再到新生代扎
根普及，几代黄梅人的接力，勾勒
出黄梅戏在上海清晰的传承脉络。
当前，国家戏曲振兴三年行动

计划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
提供坚实政策支撑，上海海派文化
沃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更
为黄梅戏繁荣发展提供广阔空
间。依托上海的舞台资源、高校平
台、传播渠道，黄梅戏将持续坚守
乡土艺术内核，创新舞台表达形
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搭建皖沪
联动平台。相信在名家引领、基层
坚守、政策赋能的共同助力下，扎
根上海的黄梅戏，必将在守正创
新中赓续文脉，唱响更美妙的时
代新声。

南枝，你与我的名字差了一个
字，倍感亲切。你的长相是我无比
欣赏的那种：清纯又秀丽。看似云
淡风轻的处事风格，却有着自己的
坚定与执拗。

有一天，一个来自异域的清纯
少年，来到他的异乡——泰国暹罗
的你家的客栈，做了柴禾间租金最
便宜的房客。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了。在木生即将离开暹罗的前夜，
你送给他橄榄吃，橄榄让他想起了
自己的家乡潮汕，对橄榄的赠数，有
点小贪心。你们的友谊在分手的前
晚达到了纯洁的高潮，你们的故事
也在这晚铸就了两家命运的捆绑：
1955年的某夜半，贼人烧屋劫钱，
意图抢占店铺。气盛而侠义的木生
救出你们父女，因多年积蓄被焚而
致伤贼子，被判二年徒刑。真正的
故事从这个大火之夜起始了。

你模仿他的笔迹代他写信，写
给在潮汕的木生的妻子淑柔。年轻
的木生是个有二子一女的年轻父
亲，每月寄给家里50块港币做养家
费用。你没有对木生一见钟情，摆
脱了世俗的道德困境。1960年，当
木生死于又一次在他处奋战窃贼
后，你把寄给淑柔家书与家用的事
儿一并担当了。你家大火那一次，
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出于感恩与报
答。木生还给你他向你借的钱，那
“50港币”一次次累加。而木生死了
之后，你再做这样的事情，一做做了
二十年，是把自己当作了木生了！
那个情深的丈夫，那个养家的父亲！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名字，

阿嬷，成为祖母的淑柔。我们都知
道，来自木生给妻子的情书，1960年
之后的，是伪情书。但这也是你南枝
真正的情书——写给淑柔的。遥远
的不相识的淑柔，木生的淑柔。你假
装木生还活着，他的影子甚至使你一
生无法结婚。你是不是还是爱他的
呢？不知道。你认识的淑柔，只是
木生描绘的、木生眼里的淑柔，你花
上你整个青春的代价，甚至宝贵的
人生的代价，“辛勤的劳动，支撑着
两家的经济”，最后晚年得阿尔茨海
默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木生若
活着，会答应你这样做吗？你并不
是木生，你也不是淑柔的闺蜜。
阿嬷的情书，是一个女人给一

个女人的情书吗？南枝无比欣赏、
赞美、同情淑柔。潮汕人重情重义，
是的。哪个地方都有重情重义的
人。“暹罗的淑柔”，你在电影中的另
一个名字。想来你是喜欢的吧？为

什么要做暹罗的淑柔，而不是暹罗
的南枝呢？淑柔独守着一个家，吃
苦受累却保持甜笑，那是她的事情、
她的选择。而你，会不会有些过于
多情了？你有一个爱你的父亲，有
不懈的求婚者，你为什么要将自己
活成潮汕的淑柔？
你真的是“成人之美”吗？你撕

去木生的讣告，隐瞒他的死讯，你冒
充那个养家的男人继续养家，这是
道德大善吗？你要淑柔在假象中
“甜蜜”生活20年。

即使有着三个孩子，但淑柔也
许还会遇到她的第二个男人，第三
个男人呢？跟第二或者是第三个丈
夫再生下一男半女，组成完整家庭？
也许我不能苛求上世纪中期为

生活打拼的你，有现代的视角。但
若你曾经离开过暹罗，辗转于多地，
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
美与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或者你不
出门，读书。通过读书的途径，收获
相同。若你真正去读了书，你便会
懂得这样的道理。
我把你的义举，定为乡愿。你没

有走出你的家乡，潮汕只是你家乡的
重复。真正的道德美，从来不是你以
为的“我做了什么”，而是“对方需要
什么”。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
于是，你对淑柔，一个女人对另

一个女人深刻的同情、喜欢的表白，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告诉她木生死
亡的真相，然后对她说：亲爱的淑
柔，你需要我怎样的帮助？你愿意
到暹罗来吗？可以转移一下你的痛
苦，离开家乡，然后，看看新生活将
会有什么新的风景。

电视剧《主角》自5月10日在央
视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狂飙，最高
收视率冲破4.5%，在同步上线的腾
讯视频平台，剧集站内热度突破
30000，豆瓣评分高达8.2分，成为典
型的“台网双爆”剧集。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是一
部年代剧，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
导。这部电视剧几乎天然契合了张
艺谋的艺术母题：陕西地域文化、秦
腔戏班、女性命运、大时代沉浮，以
及“舞台与人生互文”的结构，都与
他早年的电影气质高度一致。它既
有民间史诗感，也有浓烈的东方戏
剧美学。某种意义上，《主角》更像
是张艺谋经典电影气质的一次“长
剧化延伸”。甚至，演员阵容也被称
为“陕西天团”，张嘉益、窦骁、李泽
锋、孙浩、姬他、苗阜、姜冠南、石文
中、李晓强、任小蕾、扈耀之……真
是神仙打架，名角飙戏。

那么，谁才是那个站在舞台中
央的“主角”？岁月浮沉里的爱恨纠
葛与命运抗争，在花彩香、胡三元、
忆秦娥三人的人生里，始终被多重
尖锐矛盾所缠绕，而这些矛盾的核
心既是以剧团实际掌权者黄正经为
代表的世俗权力，也是三人之间割
舍不断的情感羁绊。

忆秦娥的矛盾，始于身份的卑
微，终于命运的无常。她本是山里

放羊娃，被舅舅胡三元带进
剧团，却因胡三元犯错入狱
被贬为烧火丫头。掌权者黄
正经的冷漠、同事楚嘉禾的
算计，让她尝尽人情冷暖。
花彩香是她的启蒙老师，手
把手教她唱戏，可花彩香与
胡三元的拉扯，也让她夹在
中间左右为难。长大后，她为避流
言嫁给纨绔官二代，又错把画家石
怀玉的痴迷当深情，最终丧子之痛
让她心死。
三人的结局，是那个时代中小

人物的缩影：胡三元归隐深山，临终
前仍在床板上敲着秦腔鼓点；花彩
香守着小店，再也没登过戏台；忆秦
娥成了秦腔皇后，却在感情里孤独
终老。他们在权力的碾压下抗争，
在情感的漩涡里挣扎，最终都成了
戏台外的伶仃人。唯有秦腔的余
韵，还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谁是
主角？是台上的名伶，是聚光灯里
的名字，是海报上最大的字体，还是
那个时代本身？很多真正伟大的作
品，写到最后，人们都会发现：个人
不过是一枚被时代洪流卷动的小
舟。你以为自己在掌舵，其实只是
被水势推着前行。
《主角》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

一种反讽意味。中国传统戏曲里，
“主角”是压轴人物，是一出戏的
魂。但真正懂戏的人知道，再大的

角儿，也离不开锣鼓、琴师、跑龙套、
后台、水袖、戏箱与戏班。一个人再
耀眼，也只是整台戏的一部分。所
以，中国艺人讲“角儿”，从来不是西
方式的个人英雄。西方叙事里的主
角，往往是“我改变世界”，而中国叙
事里的主角，更像“世界塑造我”。
《红楼梦》如此，《白鹿原》如此，《活
着》如此，《霸王别姬》也是如此。人
站在时代面前，既倔强，又渺小。《主
角》如果只拍一个名伶的沉浮，那不
过是一部人物传记；可如果它拍出
了几十年中国社会的起伏、人情、权
力、欲望与命运，那它真正的“主
角”，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人
共同走过的岁月。
“谁是主角”这个问题，到了最

后，可能会变成另一个问题：谁不是
配角？我们每个人都曾在别人的人
生里跑过龙套，也都站到自己的舞
台中央。有人唱一折《贵妃醉酒》，
有人只来得及敲一下梆子；有人掌
声如雷，有人无人知晓。但戏唱到
最后，众生其实都一样。所谓人生，
不过是一台大戏，众生轮番登台
扮角。


